
第一章

唐敘這會兒的心情就跟這震天的驚雷一樣激動又緊張。

激動是因為雷劫過後他終於可以化形了，他是一枚千年之前被遺落在山上的金元

寶，吸收了日月精華後產生靈智，修煉了數百年，終於迎來了成精化形的日子。

但唐敘又很緊張，緊張的心情甚至比激動還要強烈一些，只因他在修煉的過程中

就時常聽到這個山頭的妖怪說現代社會不允許成精！

由於人類社會進步神速，他們這些小精怪一旦被發現不是被抓去做研究就是被消

滅，還說只要一個炮彈轟過來，就算是神仙也會被轟成渣渣。

唐敘不知道研究是什麼，也不清楚炮彈是什麼，但神仙都挨不住的東西，他這個

剛化形的小妖怪就更挨不住了。

所以在預感到雷劫將至的時候，唐敘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他要跑路！

雷劫即將結束時天地之間會洞開一條空間裂縫，他的元神可以通過這條裂縫穿越

到其他的時空。

而這就是唐敘不會被人類抓走的唯一一次機會。

天空中烏雲層層疊疊地壓下，彷彿伸手就能碰到天。

雷電猶如遊龍一般在雲層中遊走，轟鳴聲震耳欲聾，不絕於耳，似乎要將天劈開。

當第八十道雷降下，有一道身影在燦金色的雷光中若隱若現，與此同時雲層中出

現一條裂縫。

已經凝聚成人形的唐敘抬頭注視著那條裂縫，裂縫裡有人影閃動，他們都是其他

時空的將死之人。

唐敘可以從中選擇其中一個穿進去，代替他們活下去，這僅有的一次機會他必須

做出慎重的選擇。

然而異變就在此時降臨，有人類進入了這個山頭，雷劫增強了唐敘的感知，他能

聽到那些人類的談話聲。

「快，就在前面！」

「雷劫快結束了，我們得快點去看看，不能讓他跑了！」

糟了！人類循著雷劫找到他了！

眼看著人類距離這裡越來越近，唐敘也顧不上其他了，縱身一躍跳進雲層的裂縫，

隨便選了一個人穿進去。

恰在此時，第八十一道雷降下，在一陣轟鳴巨響結束後一切恢復平靜，雷雲散去，

好似什麼都沒發生。

不一會兒有幾個人走進這片區域。

「跑了嗎？」有人問道。

其中一個年齡比較大的抬頭看看四周，「鑽進時空裂縫了。」

「哎，不會又是相信現代社會不允許成精這個傳言的精怪吧？」

「這都是今年第幾個了？」

有人跟著歎了一口氣，語氣十分凝重，「看來給妖精普及知識的這條路任重而道

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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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元神和身體融合唐敘的意識才慢慢回籠。 
他睜開雙眼，發現自己正在一間狹窄的房間裡，除了一張床一個衣櫃之外，這個

房間再也放不下更多的東西。 
「裴行禹你現在怎麼這麼窩囊呢？連我弟弟都養不起，你不知道唐敘昨天回來哭

得有多可憐，曾經的高寧城首富啊，竟然連飯都吃不飽。」說話的人語氣裡充滿

了鄙夷和奚落。 
這個聲音唐敘聽著有些耳熟，下一秒腦中就閃現出一些零散的記憶，讓他知道說

話的人是他現在這具身體的豪門哥哥，唐逡。 
隨之而來的是一陣刺痛，越來越多記憶湧入唐敘的腦中，他這才明白自己穿到了

一本名為《甜妻難撩》的都市耽美甜文裡。 
先拋開都市耽美甜文是啥，他知道自己匆忙之下穿進了一本書裡的世界，很巧的

是這具身體的原主人也叫做唐敘。 
唐敘花了一些時間將腦中不屬於自己的記憶消化，除了瞭解自己現在的身分外，

還對人類世界有了長足的認識。 
原主是豪門私生子，唐家為了傍上高寧城首富裴行禹，設計讓原主和裴行禹結婚。 
裴行禹雖是被迫和原主結婚，但婚後並沒有虧待原主，除了沒有夫夫生活外，原

主過得很不錯，和裴行禹也算相敬如賓。 
這麼看來，他慌亂之下似乎選了一個好身分——首富的伴侶，要錢有錢要權有權，

不要太瀟灑。 
不過，前提是這個首富沒有破產。 
按照《甜妻難撩》的設定裴行禹就是大反派，是兩個男主創建商業帝國道路上最

大的攔路虎，最後自然是被氣運之子給幹翻破產。 
首富一朝破產，搬出獨棟大別墅，住進老城區的城中村，夫夫二人擠在幾坪的小

民房裡，山珍海味變成吃糠噎菜……生活品質垂直下跌，和裴行禹結婚三年享受

了三年榮華富貴的原主受不了，但他不敢和裴行禹離婚。 
眾所周知裴行禹有狂躁症，以前沒破產的時候一切都好，現在卻時不時發病。 
別人狂躁症發作是又吼又叫跟瘋子一樣，動輒打人摔東西，沒有任何理智可言，

到了裴行禹這裡，他只會安靜地盯著一個地方，一雙眼睛像是浸染了鮮血，又像

藏著巨獸，若是不小心和他的視線對上，會不由自主產生一種被生吞活剝的恐懼

感。 
裴行禹就像是一座隨時都可能爆發的活火山，誰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壓抑不住

爆發。 
窮苦的生活加上身邊有這麼一個不定時炸彈，原主自覺生活無望，服用安眠藥自

殺了。 
外面的對話還在繼續，準確地說應該是唐逡在自說自話，裴行禹一句話也沒說。 
「就應該讓以前的同學看看你現在落魄的模樣，也讓他們知曉能夠笑到最後的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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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正的贏家！」 
唐逡的所作所為讓唐敘想到一句話：龍遊淺水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 
根據原主的記憶以及書中的內容，可以得知當裴行禹還是首富的時候，對裴行禹

最阿諛奉承的就是唐家人，甚至不惜通過聯姻鞏固和裴行禹的關係；如今裴行禹

破產，唐家是最先和裴行禹劃清關係的，連原主這個私生子也不要了。 
昨天原主實在是受不了現在的生活，跑回去唐家，希望唐家可以支助他，結果一

分錢都沒得到不說還被趕了出來，或許就是這件事成了壓垮原主的最後一根稻草，

讓原主走上自殺這條不歸路。 
現在既然他成了原主，為了回饋這具身體，他自然要以原主的身分好好活下去。 
唐敘從床上起來，走出房間。 
不到十坪的房子實在是太小了，隔出一個房間之後根本就沒有客廳，只一個狹小

的廚房以及一張折疊餐桌。 
這會兒折疊餐桌被打開，餐桌上擺著簡單的兩菜一湯：番茄炒蛋、水煮馬鈴薯、

番茄蛋花湯。 
唐逡站在一旁，渾身上下充滿抗拒和嫌棄，但能在裴行禹身上找到優越感的機會

實在是太難得了，他就算接受不了這裡的環境也要撐著把優越感和嘲諷技能開到

最滿。 
裴行禹坐在餐桌旁吃飯，好像沒聽到唐逡的話一樣。 
他垂著頭唐敘看不清他的五官，但是即便裴行禹穿著地攤上買的便宜白Ｔ恤和沒

有版型可言的寬大短褲，背影看上去依舊……矜貴優雅。 
唐敘在腦中搜刮了許久，終於在記憶中找到了這個形容詞，感覺一點都不像有狂

躁症的人。 
唐逡看到唐敘從房間裡出來，馬上把話題轉到他身上。「哥昨天想了一整晚，你

再怎麼說都是我弟弟，我這個做哥哥的是該幫幫你，正好家裡的司機辭職了，裴

行禹不是會開車嗎？我今天過來就是想讓裴行禹接下這個活，我一個月給他開一

萬塊錢的工資，你也不要嫌一萬塊不夠多，起碼能養活你們兩個。」 
唐敘沒接他的話，徑直走到廚房，從櫥櫃裡拿出一個玻璃杯，然後站在熱水壺前

想了好一會兒，才從記憶中挖出熱水壺的用法，倒了一杯溫開水。 
唐逡還在那裡絮絮叨叨，「我剛剛和裴行禹說了這件事，但他好像不同意，你呢

就好好勸勸他，都這個時候了，不要把尊嚴看得這麼重，能賺一分錢就多賺一分

錢。」 
唐敘手指在玻璃杯的杯壁上輕輕點了點，也不知道是不是窗外陽光折射的原因，

玻璃杯上似乎有光芒一閃而過。 
他這才轉身和唐逡說：「哥你說了這麼多應該口渴了，喝水吧。」 
唐逡確實有點口渴了，伸手從唐敘手裡接過水杯，正想把水往嘴裡送，動作突然

頓住。 
他手裡的哪裡是玻璃杯，分明是黃金杯！ 
唐家是做珠寶生意的，唐逡對金器也頗有研究，手上這個杯子不論觸感還是色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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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真貨，而且還是純度非常高的真貨，甚至有可能是足金，先不說工藝，就按

照現在的黃金價格算的話，僅僅這一個杯子就上萬了。 
唐敘似乎也發現了，趕緊從唐逡手裡搶回杯子，「不好意思，拿錯杯子了，我再

給你倒一杯水。」 
說完，他再次去櫥櫃裡拿杯子，又一個黃金杯。 
「哎呀，又拿錯了。」 
再拿，一個黃金碗。 
「怎麼又拿錯了呢？」 
接二連三地拿出黃金器具後，唐敘終於用譴責的語氣對裴行禹說：「裴行禹，你

把我們家普通餐具放哪兒了？這些可都是你家祖傳的寶貝，你能不能不要這麼隨

意放在櫥櫃裡？」 
這句話落下，一直低頭吃飯的裴行禹終於抬起頭來看向唐敘，唐敘也才看清他的

樣貌。 
裴行禹五官冷峻深邃，眼眸幽深，猶如千年寒潭不見任何波紋，鼻梁高挺，雙唇

略薄，微微抿著看起來有些涼薄，他抬著頭露出優美的下頷線。 
不過唐敘對人類的美醜沒有概念，無法界定裴行禹到底長得好看還是不好看，只

覺得看起來很舒服。 
他在山裡修煉近千年，見過的人類一隻手都數得過來，甚至因為本體特殊的關係，

大多時候都是要避開人類的。 
當然，原主當了二十三年的人類，自有一套自己的審美觀，現在唐敘得到了他的

記憶，也繼承了原主的審美觀。 
但是在原主的記憶裡，他對裴行禹的情感大多是恐懼，在這種主觀意識的加持下，

原主記憶裡的裴行禹就顯得面色猙獰，讓人不敢直視。 
於是這會兒在唐敘心裡就成立以下公式：裴行禹等於面色猙獰等於醜。 
這個公式一直貫徹到後面的日子，以至於以後很長一段時間唐敘都在疑惑，為什

麼人類都長得這麼醜？ 
因為唐敘再沒有見到比裴行禹好看的人了。 
唐敘從裴行禹帶來的顏值衝擊中回神，再一次強調道：「這些都是傳家寶，待會

兒要好好藏起來。」 
裴行禹的視線往廚房檯面上金光閃閃的餐具一掃後又落在唐敘的身上，眸光漸深。 
他的喉結上下滾動了一下，面無表情地回答道：「好，我知道了。」 
得到裴行禹的配合後，唐敘又轉向唐逡，「哥，實在不好意思，一時之間找不到

普通的水杯給你裝水喝，要不你就忍著點？」 
唐逡當然能解讀出唐敘的言外之意：我家窮得只剩下黃金了。 
檯面上那一排金燦燦的黃金餐具刺痛了他的眼，他今天本來是過來耀武揚威，順

便羞辱一下破產的老同學，這會兒看到老同學連黃金都隨意放在櫥櫃裡，一臉不

在乎的樣子，他就知道自己根本就無法在金錢層面上羞辱裴行禹。 
可是除了金錢外，唐逡竟找不到其他點來對裴行禹實行人格上的羞辱，這個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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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唐逡的臉一下沉了下來。 
最後，他只能乾巴巴地說了一句，「公司還有事，我就先回去了。」 
直到唐逡離開，唐敘過去關上門，他倚靠在門上徹底鬆了一口氣，他的障眼法堅

持不了那麼久，唐逡再不走估計很快就會暴露。 
唐敘身為一個金元寶精，點石成金是他的天賦技能，但穿過時空裂縫和這具身體

進行融合已經費了很多的妖力；再者現在這具身體並不是他自己化形出來的，嚴

格說起來他並沒有和這具身體進行真正意義上的融合。 
也就是說他現在的妖力根本就沒有巔峰時期的十分之一，點石成金這個技能是可

以用出來沒錯，但到底妖力有限，除了遞給唐逡的第一個玻璃杯是用了點石成金

的技能外，其他的金餐具都是施展了障眼法的結果，他為這個障眼法取名為「黃

金漸欲迷人眼」。 
他雖然一直在山上修煉，但也是一個有文化的妖呢！ 
唐逡一離開，唐敘就撤下障眼法，除了第一個玻璃杯還是黃金的模樣外，其他餐

具都變回原來的樣子——廉價的地攤貨，有的碗邊還缺了口。 
「好了，現在討厭的人走了，我們可以吃飯了。」唐敘重新走回到折疊餐桌邊上

坐下。 
他還沒吃過人類的食物，雖然有原主的記憶在，但到底沒有親自嘗試過，這會兒

就有些躍躍欲試。 
餐桌上的兩菜一湯都是裴行禹準備的，唐敘嘗了一下，覺得味道還行。 
他兀自吃得歡快，裴行禹卻坐在一旁一動不動，等唐敘發現裴行禹不對勁的時候，

餐桌上的飯菜都快吃完了。 
到底是裴行禹準備的，自己卻一聲不吭地把飯菜吃完，唐敘有些過意不去，他抬

頭看向裴行禹，道：「我太餓……」 
未說完的話全部卡在喉嚨裡，他看著裴行禹的模樣，從原主的記憶裡知道裴行禹

發病了！ 
發病時的裴行禹果然和原主記憶中的樣子一樣，一雙眼像是被鮮血染紅了，臉上

甚至浮起青筋，像是在忍耐著什麼，面上的表情漸漸變得猙獰起來。 
如果裴行禹是妖怪的話，唐敘敢肯定裴行禹的妖力暴走，隨時都會爆體。 
嗚嗚嗚，真的好可怕。 
唐敘拿在手裡的筷子掉落而不自知，他抬著凳子一點一點像隻螃蟹一樣小心翼翼

地向旁邊挪動，以為這樣就可以悄無聲息地挪出裴行禹的視線，但房子的面積有

限，他才挪了一會兒就到了牆邊。 
唐敘多希望自己這會兒能變回本體，小小的一枚金元寶，無論滾到哪個角落都能

藏好不被發現。 
他想要離開廚房卻不敢有大動作，悄悄站起來，挪一步看裴行禹一眼，挪一步看

一眼，戰戰兢兢地試探。 
看的時候多了唐敘就發現了，裴行禹好像是在看廚房檯面上的餐具，可他為什麼

看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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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之間福至心靈，唐敘再次朝廚房檯面那裡扔了一個黃金漸欲迷人眼過去，原

本平平無奇的餐具又變得金光燦燦。 
唐敘窩在牆角偷偷觀察裴行禹的反應。 
果然如唐敘想的那樣，當看到那些普通餐具又變回金燦燦的模樣後，裴行禹的情

緒漸漸平緩下來，他轉頭看了唐敘一眼，眸色幽深。 
唐敘朝他笑了笑，膽子也大了起來，立正站好，「你有沒有吃飽？我實在太餓了

才沒控制住。」 
他已經猜到裴行禹為什麼會發病了，估計是看到那些金子消失人就跟著煩躁起來，

這一煩躁情緒失控，自然就發病了。 
為了證實自己的猜測，唐敘再次把障眼法撤除，檯面上的餐具又恢復平平無奇。 
當然，為了防止裴行禹發病的時候傷害到他，在撤除障眼法的同時唐敘一蹦蹦回

房間，只探出一顆毛茸茸的腦袋觀察裴行禹的反應。 
他的猜測是對的，裴行禹發現金子不見後又陷入狂躁的狀態，唐敘敏感地察覺到

周圍的空氣都變得壓抑起來，趕緊把腦袋縮回房間裡。 
之前他見裴行禹看到那麼多金餐具面不改色的模樣，以為裴行禹是個視金錢如糞

土的真君子呢。這會兒看到裴行禹這麼簡單就被金子勾得發病，本質上就是一個

貪財的小人。 
面上裝得再無動於衷，潛意識卻騙不了人，沒了金子就發病，這對金子到底有多

在意啊！ 
唐敘在心裡把裴行禹吐槽個遍，正想關上門就感覺到頭頂上投下一層暗影。 
他心裡悚然一驚，僵硬地抬頭，對上一雙赤紅的眼眸。 
那一瞬間唐敘有一種錯覺，自己好像回到了之前修煉的山頭。 
那座山頭其實是一個大妖的地盤，唐敘某一天蹦出自己棲身的洞府曬太陽的時候

遇上了那個大妖。 
大妖的眼睛和現在的裴行禹是一樣的，都像是浸染了鮮血，眼神無比凶狠，好像

要將他拆吃入腹一樣。 
唐敘不自覺後退，但是房間實在是太小了，沒退幾步腿彎處就碰到床沿，一個重

心不穩整個人就躺倒在床上。 
這下子退無可退了，他眼睜睜看著裴行禹朝自己走來，就像那天看著大妖走向他

一樣。 
唐敘害怕到忘記了自己是妖怪的事實，顫抖著聲音解釋，「沒有金子……真的沒

有金子，那個只是我的障眼法……嗚嗚，你不要打我……」 
他解釋的同時裴行禹已經走到床邊，曲著一條腿半跪在床上，整個人朝他壓了下

去。 
唐敘就這麼被裴行禹鎖在他和床之間動彈不得，就在他以為裴行禹控制不住病情

要打他的時候，裴行禹突然低下頭埋進他的脖頸之間。 
下一秒，裴行禹的鼻子在唐敘的脖頸上蹭了蹭，「你好香啊。」 
唐敘聽到裴行禹沙啞的聲音在他耳邊響起，灼熱的熱氣噴灑在他的耳邊，有點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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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沒等他做出反應，就感覺到脖子上傳來刺痛—— 
裴行禹在他脖子上咬了一口，不是很重，卻故意用牙齒磨了幾下，最後還伸出舌

頭舔了一口。 
唐敘差點罵人，一個個的是不是有病啊？ 
大妖發瘋的時候舔完他就跑，怎麼書中世界的裴行禹也有這個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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